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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臺灣數位詩的創作由於數位平台的普遍應用而出現快速、廣泛、易於閱讀、數
量繁多的趨勢。隨著 Instagram 的普及、IG 詩人和 IG 詩作的出現和興起，標誌著

臺灣數位詩創作生態的急劇轉變。其以視覺圖像為主導的創作思維，除了為讀者帶來
閱讀和感受詩歌的新體驗，更反過來影響了數位詩的創作生態和心態。本文梳理近年
臺灣數位詩的發展情況，討論數位平台、數位設計和數位影響者等現象，如何結合參
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而影響數位詩的創作範式（paradigm）。本文的目標是
討論由 Instagram 於 2012 年獲臉書（Facebook）收購後至今，在這個平台上出現的 IG
詩作、IG 詩人及其讀者，以及與 Instagram 本身的關係，由此觀察這段時間內臺灣的
數位詩在創作、呈現、讀者接受、數位文學評論和出版等整個生產流程所組成的數位
詩創作生態。以下為本文將會討論的問題：首先，臺灣 IG 詩作的出現與第二代電子文
學創作有什麼分別？第二，這種 IG 詩作的出現是否有帶來數位詩創作內容和形式上的
革新？第三，臺灣 IG 詩作的出現如何影響人們對數位詩的接受和欣賞？第四，這種新
興社群媒體與 IG 詩作又反映怎樣的文化傳播現象？本文透過討論以上問題，思考 IG
詩作對臺灣的數位創作思維和生態的革新，以及在經過第二代數位詩發展後，以 IG 詩
作為代表的第三代數位詩出現了怎樣的範式轉移。

關鍵詞：數位詩、IG詩作、IG詩人、數位影響者、參與文化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digital platforms has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electronic poetry in Taiwan, which is known for its instant availability, 

comprehensiveness in scope, easy accessibility, and enormous quantity. Given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Instagram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Instapoets and Instapoetry, electronic poetry 
in Taiwan is now undergoing a drastic transformation. Its integration of visual images as 
part of the writing process exposes the readers to a new experience of reading and poetry 
appreciation. This, in turn, affects the ecolog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poetry composi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aiwanese electronic poetry in recent years. One 
major focus is to examine how digital platforms, digital design and digital influencers interact 
with the participatory culture to revolutionize the paradigm of electronic poetry composition. 
This article also strives to examine the Instapoetry and Instapoets identified on Instagram 
since Facebook’s acquisition in 2012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tform.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ecology of electronic poetry in Taiwan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covers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from composition, presentation, reader acceptance, critique 
to publicati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First, how is Taiwanese Instapoetry 
different from the second generations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Second, has the growth of such 
Instapoetry transformed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ird, how does the 
rise of Taiwanese Instapoetry affect the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contemporary poetry 
by the readers? Fourth, what model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re reflected by such emerging 
social media and Instapoetry? Through addressing the questions above,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how Instapoetry revolutionizes the mentality and ecology of digital creation in Taiwan. 
Moreover, it shows how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electronic poetr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Instapoetry) experiences the paradigm shift of electronic poetry composition.
Keywords: electronic poetry, Instapoetry, Instapoet, digital influencers, participato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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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臺灣現代詩發展脈絡下的 IG 詩作

數位文學在臺灣經歷九○年代的急促發展，其中數位詩在九○年代末更出

現了第二代電子文學（electronic literature）的新發展，例如 1998 年由蘇紹連成

立「Flash 超文學」、須文蔚成立「觸電新詩網」、向陽成立「臺灣網路詩實

驗室」等，至今已經歷不少變革（彭心玗整理 2020: 71）。根據電子文學研究

者弗洛雷斯（Leonardo Flores 2021: 29-32）的研究，第一代電子文學出現於互

聯網出現之前（由 1952 年至 1995 年），包含一些前互聯網時期的電子和數碼

媒體創作；第二代電子文學由 1995 年互聯網出現開始直至現在，包括一些預

製的介面和形式，主要在開放網路（open web）上出現；第三代電子文學則出

現在 2005 年至今天，其特色為在擁有龐大數量用家的社交平台上發佈，並應

用於應用程式、手機和觸控式螢幕的移動設備或應用程式介面（API）。隨著

互聯網的流行，第一代電子文學發展到第二代時已經歷過一次重要的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而隨著第三代電子文學的出現，新一波的範式轉移亦已開展，

並伴隨著龐大而具影響力的受眾出現。1  

本文所要討論的 IG 詩作（Instapoetry 或 Instagram poetry），就是屬於第

三代數位詩的其中一種重要類型。

在臺灣，IG 詩人（Instapoet）及 IG 詩作於近年乘勢興起，Instagram 甚

至成為了大眾對詩歌的主要欣賞、創作和發佈途徑。弗洛雷斯認為，近年

Instagram、Snapchat、Imgflip 等能上載圖片的應用程式廣泛流行，使與之相關

的文學創作具有跟第一代和第二代電子文學截然不同的影響力，並表現在其龐

大的生產力和受眾群上。數量極為龐大的群眾使用這些工具來進行文字創作，

這些創作成為第三代電子文學的製成品。人們使用這些應用程式進行文字創作

的門檻極低，用以發表的平台更不需要任何成本。在數位詩方面，其發展同樣

經歷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演化，到近年出現的第三代數位詩，則以 IG 詩作最

具代表性，這些詩作及其衍生出現的 IG 詩人更是一種新興的文學現象。2 數位

1　本文所用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根據劍橋字典的定義，指的是一種在做事或思維方
式上常用或已被接受的習慣全盤改變的狀態。在本文中，指的是 IG 詩作的出現如何改變了人
們對詩作的閱讀、接受、創作和表現等思維模式。本文將會借用弗洛雷斯對電子文學的分期去
討論 IG 詩作與第二代數位詩的發展關係。

2　參考自 Uzamere（2019）對於 IG 詩人現象的觀察，在數位時代下，只要詩人持有 Instagra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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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研究者納吉（Naji 2021: 31）形容這些 IG 詩作是多種形態、社會技術形態

下的文學人工製品（a multimodal socio-technical literary artefact）。

西方最初出現的 IG 詩人多為有色人種女性，她們利用 Instagram 這個平台

向主流出版行業進行抗爭（Manning 2020）。跟這種情況不同，臺灣的 IG 詩

人傾向靠攏市場化的流行文學創作。臺灣的 IG 詩作反映出人們讀詩的習慣和

對詩歌創作思維的變化，它們動搖了過去菁英式現代主義下現代詩以文字的純

粹性和實驗性為先的標準。IG 詩作以其龐大的讀者數量和創作量改變了這個標

準，並使過去第一和第二代數位詩的創作、接受和生產模式出現了重要的範式

轉移。

過去，臺灣學術界有關數位詩的研究可說是汗牛充棟，當中以第二代數位

詩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例如須文蔚的〈數位詩的破與立〉（n.d.）、李順興的〈文

學創作工具與形式的再思考─以中文超文本作品為 〉（2001）、林德俊的〈數

位詩人與數位世代詩人〉（2002/12/31）和楊宗翰的〈臺灣現代詩的數位衝浪：

從電腦詩到新媒體〉（2017）等，這些論文都曾經討論第二代數位詩的發展歷

程和美學特徵，以及第三代數位詩的起步情況。近年，隨著第三代數位詩日漸

成熟，相關研究亦隨之出現，例如中興大學的黃靖雯就以論文《站立與出走：

數位時代下台灣現代詩的形式與傳播》（2019）探討由九○年代起數位詩的

創作和傳播模式，並討論到 IG 詩作的創作情況；清華大學許宸碩的論文《痛

心詩派的誕生：論台灣現代詩在社群網站時代的類型化現象（2011-2019）》

（2021）就以「痛心詩派」為方向，討論了臺灣現代詩在社群網站急促發展下

的詩風和詩觀的轉變，及其與營銷體系的關連。本文將在這些研究基礎上，進

一步討論以 IG 詩作為代表的第三代數位詩之創作生態。

除此以外，本文亦會梳理近年臺灣數位詩的發展情況，並討論數位平台、

數位設計和數位影響者的現象，如何結合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而影

響數位詩的創作範式（paradigm）。本文的目標是討論由 Instagram 於 2012 年

獲臉書（Facebook）收購後至今，在這個平台上臺灣出現的 IG 詩作、IG 詩人

帳戶並根據 Instagram 特有的表現方式廣泛地發表詩作，則符合 IG 詩人的身份，不論詩人是否
有在其他媒體或以紙本形式發表詩作。IG 詩人的身份可以與其他身份並存，無礙詩人以傳統的
方式創作詩作。其以 Instagram 方式發表的詩作則可視為 IG 詩作。同樣，IG 詩作仍然可以於其
他媒體或以紙本形式發表，但其表現形式與在 Instagram 上發表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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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讀者，以及與 Instagram 本身的關係，由此觀察這段時間內臺灣的數位詩

在創作、呈現、讀者反應、數位文學評論和出版等整個生產流程所組成的數位

詩創作生態。以下是本文將會討論的問題：首先，臺灣 IG 詩作的出現與第二

代數位詩創作有什麼分別？第二，這種 IG 詩作的出現是否有帶來數位詩創作

內容和形式上的革新？第三，臺灣 IG 詩作的出現如何影響人們對數位詩的接

受和欣賞？第四，這種新興社群媒體與 IG 詩作又反映怎樣的文化傳播現象？

本文透過討論以上問題，思考 IG 詩作對臺灣的數位創作思維和生態的革新，

以及在經歷第二代數位詩的發展浪潮後，以 IG 詩作為代表的第三代數位詩出

現了怎樣的範式轉移。

一、臺灣 IG 詩作的詩歌形態與創作生態

臺灣詩人和學者對現代詩的發展一直非常關注，早於第二代數位詩的起步

階段，臺灣詩壇和學術界已經開展相關討論和研究。1995 年，文訊雜誌社舉辦

了「臺灣現代詩史研討會」，當時已經有關於數位時代來臨對現代詩發展影響

之討論，當中很多看法和預測都指出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數位詩將會面臨的創作

問題。例如羅任玲（1996）曾提到幾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可以歸納為：一、超

新人類與新詩走向值得觀察；二、新詩如何對抗消費文化；三、詩人有無必要

在「個人化」與「大眾化」間取得平衡；四、詩人的「幽靈人口」現象；五、

詩人如何堅持詩的藝術性；六、兩岸詩人間的交流問題。羅任玲在這裡提出的

第二、三和五點問題，其後都出現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數位詩的發展之中。

杜十三（1996: 526-530）在上述研討會中亦談到現代詩在數位時代下的未

來發展趨勢，形容數位時代對現代詩創作：「雖是一種危機，卻也是一種轉機。」

並預測詩歌在未來的可能變化，包括：詩的多元文本（text）化、詩的「多元

媒介化」、詩的生活空間化、詩的遊戲化和終端機化、純文學詩傳播的窄化和

荒蕪化。本文引述上述分析，目的不在證明他們的預言正確，而在於顯示上世

紀九○年代出現的第二代數位詩與本文談論的第三代數位詩（特別是 IG 詩作）

在現代詩史觀下的發展脈絡，以及兩者之間既相連又有不同目標的發展路向；

同時，兩者所面臨的現代詩發展問題也既相異卻又相關。這將會在下文有更深

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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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形態跟其創作生態息息相關，就第二代數位詩而言，這些數位詩既

有透過網路建設數位詩的發表平台，亦有運用網路去創作新的詩歌形態。第二

代數位詩的一項重要形態變革是在網路運用了動態文字（kinetic text）、動態

字體（kinetic typography）和動態寫作（kinetic writing）等新的表現方法。這

些有別於傳統印刷模式的創作，需要通過 Flash、Vimeo、YouTube 等軟件或平

台去呈現詩作。這些平台一方面成為數位詩的新載體，另一方面，數位詩亦因

為這些新的載體而產生了新的創作和閱讀思維，因此亦反過來改變了現代詩的

詩觀、類型和美學向度。

在臺灣的例子方面，須文蔚與杜十三和侯吉諒於1996至1997年間籌辦「詩

路：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http://www.poem.com.tw），其成立宗旨是：「旨

在於結合既有現代詩發行刊物，進行網路的文學傳播；以多媒體製作方式，典

藏現代詩作品與史料；開創網路現代詩的新創作類型。」從這個成立宗旨可以

見到，「詩路」同時重視數位詩的傳播、典藏和創作。在「詩路」成立兩年後，

須文蔚初步總結「詩路」在文學傳播的結構和生態上有幾個不錯的改變。第一

是「詩路」提供了訂戶電子郵件服務，積極推動現代詩閱讀；第二是「詩路」

設置「塗鴉區」，提供網上現代詩的發表交流空間。這個發表空間有別於傳統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電子布告欄系統）不設限制，而是透過管理和編

輯去挑選值得保留的詩歌再整理成精華區。第三，自 1998 年 3 月起，「詩路」

與中央副刊合辦「網路詩情大展」，定期把精華區的情詩交由中央副刊擇優刊

登。第四，「詩路」的「典藏新世代詩人」企畫，會重點介紹創作成績優秀但

作品尚未有機會出版的新世代詩人。同時，「詩路」的《每日一詩電子報》會

每隔兩天為訂戶寄送一首專題詩人的詩作。（須文蔚、李順興 n.d.）可見數位

詩平台在詩作出版方面成功連繫了傳統印刷和數位網路兩種媒介，成功改變了

現代詩的創作生態。

在「詩路」成立第十年時，劉涵英（2008/1/14）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提

到須文蔚成立「詩路」的理念是「在核心概念上正有反網路文化的理想」；在

檢視網路的出現對文學的影響時，她認為「網路文學」的出現非但沒有如眾人

想像般為文學注入新血，反而在文學價值和深刻性上令人失望，故此「詩路」

的嚴謹編輯態度，加上設置文學評論的空間，希望能予數位化世界正面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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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一方面，劉涵英認為「詩路」的貢獻在典藏了超過兩百位詩人的作品，

更為每個詩人製作單獨的典藏空間；「詩路」又利用了網路的多媒體特性，保

留有詩人的手稿、照片和朗誦聲音檔等。除了「詩路」這種改變了數位詩創作

生態的平台，還有蘇紹連在 2000 年建立了「Flash 超文學」網站（http://poetry.

myweb.hinet.net/flashpoem/index.html），他上載了 96 首以 Flash 製作的詩作到

網上，當中包含了供讀者互動、操作和遊戲的詩作等，這些是改變傳統詩作表

現方法的重要實驗（蘇紹連 2010）。就第二代數位詩的發展來看，網路平台的

設立帶動了例如多媒體詩、互動詩、超文本詩的發展，這亦是第二代數位詩跟

過去現代詩的主要分別（劉渼 2003/11: 98-99）。

以上的討論和例子讓我們看到，第二代數位詩的創作生態一方面跟傳統平

面印刷非常不同，網路平台擔任了詩歌傳播之載體的角色；另一方面，第二代

數位詩亦因應網路平台的出現而開始出現形態上的變化。須文蔚就曾於〈數位

詩的破與立〉中提到，數位詩必須放到後現代的視野下，才能顯示其「起源於

媒介表現的型態去形成新的文類」的變革。本文同意須文蔚所言新媒介的出現

形成新文類的觀點，同時亦認為我們需要把眼光放到第二代和第三代數位詩的

發展脈絡之上，才能更為了解新的詩歌型態與數位詩創作生態的關係；而重新

整理和觀察第二代數位詩的創作生態，除了可以讓我們發現其與第三代數位詩

的聯繫和分別，亦有助我們了解第三代數位詩（特別是 IG 詩作）的特色及其

對現代詩發展的意義。

不少詩人在寫作第二代數位詩時非常看重實驗性，這可在它們的互動性之

中體現出來。這些數位詩互動多透過超文本（hypertext）的方式讓文本開放，

加上網路上的即時討論回應，讓讀者可以參與和分享詩歌創作，林淇瀁（2014: 

264）甚至稱這「昭告了一個『文學與網路科技的婚媾』年代的開始」。因此，

第二代數位詩的出現可以挑戰傳統現代詩的美學權威，甚至改變了詩歌的閱讀

方法和創作思維。丁威仁就曾經舉個一個例子：

在閱聽網路詩時，我們未必是整體地一覽無疑某個完整的文本，事

實上受限於電腦的限制，我們對於網路上較長的詩作，是透過↑、

↓、page-up、page-down 等鍵的操作來閱讀，所以作品往往是以行

與區塊的方式被閱聽者所讀取，因而網路閱聽者的閱讀心理導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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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單向性的思維 [……] （丁威仁 2008: 289）

這個例子顯示了第二代數位詩的創作和呈現可以順應電腦的操作而改變模式，

特別是用「行」和「區塊」的方式更改變了過去創作思維。除了這個例子，丁

威仁也提到在網路上以電腦寫詩或閱聽詩作可以運用由鍵盤注音輸入法混用同

音字的方式去創造新的表現效果。同時他又提到，網路匿名帶來的自由亦會影

響到數位詩選擇的題材，故此第二代數位詩亦具有反權威的取向，這些都是第

二代數位詩因應電腦創作模式和網路作為發表、討論平台而帶來的詩歌形態的

實驗性。

在第二代數位詩的發展過程中，其中一項變化是過去依靠詩社╱詩刊出版

發表的集團意識，在上世紀九○年代末開始隨著數位詩的出現而改變。須文蔚

在 2000 年提到新世代詩人無力改變詩歌出版在商業出版漸趨息微，故此他們

對出版詩刊和結社等形式多半「淺嚐即止」（須文蔚 2000: 162-163）。由此可

以看到，第二代數位詩打破了傳統詩社和詩刊（或報紙副刊）主宰詩歌發表的

權力，建立起一個自由多元的發表空間。然而，這樣的空間必然會吸引水平不

一的詩作，而且這些詩作會面臨被快速淘汰或凐沒的危機。在二十年後的今天，

大部分的第二代數位詩網站已經停止運作，有的甚至已經不能在網上再被搜尋

到，可見數位詩流傳和保存的問題是窒礙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另一個問題是，

第二代數位詩雖然可以在較為自由的網路空間上發表，但是由此而衍生的詩歌

出版權力仍然是掌握於詩刊或網站的編輯，丁威仁（2008: 339）就曾形容這種

形式其實只是詩作的「另一次的輪迴」。另外，過去曾經有學者提出網路自由

發佈詩歌的特色雖然能打破平面媒體的出版限制，但同時也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許多數位詩的創作者張貼的只是心情文字的分行短語；二是如果以精華區

的詩作來標準，則只能反映版主運用權力的結果；三是數位詩優劣的標準混沌

（丁威仁 2008: 287）。這種情況其實由第二代數位詩到第三代都有不同程度的

變化。這種由創作生態的變化而引起的詩歌形態轉變，可以延伸至第三代數位

詩的生存狀態和傳播生態等來比較，並能方便我們觀察兩代之間的發展脈絡，

以此突出第三代數位詩的發展和意義。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第二代數位詩的範式轉移主要表現在創作生態變

化而帶來的詩歌形態變化。臺灣數位詩創作發展到第三代時，卻出現了「返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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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真」的情況。鄭慧如（2019: 679）就曾在《台灣現代詩史》中提到，儘管數

位載具不斷演進，但這一時期的數位詩實驗特質，例如超文本、多媒體和互動

性特質比較前一代卻是萎縮了。在第三代數位詩的創作中，關於互動性和讀者

參與的實驗性變革大幅減少，線性的敘事潮流再度回歸，這種「復古」現象是

這一代數位詩的一大特色。這種模式在第三代數位詩的 IG 詩作上不單仍然存

在，甚至有越發加強的趨勢。因為 IG 的運作模式是可同時設定數張圖片，並

把同一首詩作的文字分散於幾張圖片之上，讀者需要翻過另一頁才能看到其後

的文字，其概念與翻閱紙本詩集分別不大，可見 IG 詩作的創作思維所具有的

線性特徵跟傳統印刷詩作近似；亦由於這個原因，使 IG 詩作的實驗性比起第

二代數位詩較弱。

但是，IG 詩作仍然在詩作的呈現和閱讀上帶來了新的體驗，Instagram 的

制式更影響到數位詩的呈現，例如王天寬的〈反尼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首詩是王天寬詩作中最多被製成「一頁的圖像」、並在 IG 上發佈的詩作。

這首詩本有九句，但只有以下四句最常被製圖並發表在 Instagram 平台上：

當你凝視深淵的時候

深淵也在凝視你

你正好可以對深淵說一句

看三小

但其實這首詩作還有以下數句：

對抗怪物的人

應當心自己

太沉迷於小寵物

	

悲劇的誕生

要求無痛分娩 （王天寬 2018: 183）

基於 Instagram 平台的設計特性，這首詩除了首四句以外，其餘部分在 IG 的

流通量極少，讀者能接觸到的機會頗低。在 Instagram 的世界，由於影音圖像

才是主要的溝通方法，故此詩人以多媒體去敘事或說故事的能力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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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重要性不再如前代般高，而必須配合影音圖像來呈現，因此只有適合

Instagram 平台圖像設定的詩句數量才能夠被廣泛發佈、轉載和流傳。這種特性

大大影響到 IG 詩作的創作，特別是詩歌在形體、篇幅、思維和文字與視覺的

轉換意識上，都需要配合 IG 平台的設計要求。這使到臺灣近年的 IG 詩歌創作

出現短、速和輕的特徵。關於這一點，本文會在下文有更深入的論述。

第三代數位詩創作特徵是建基於採用安卓（Android）或 iOS 系統相關的

操作介面。由於億萬個使用者已習慣於兩套主要介面的應用，這影響到第三代

數位詩與第二代相比時創新性大幅減少。第二代數位詩具有明確的實驗性，詩

人可以通過指令去主導讀者讀詩的過程，以此創作改變讀者閱讀習慣的詩作；

但第三代數位詩較看重混合處理（remix）、衍生（derivation）和複製，並常

常加入個人的觸覺和改造性（Flores 2021: 34），因此其創作較少關注原創性。

以上述王天寬的〈反尼采〉為例，詩作改寫了尼采有關凝視深淵和深淵回視的

名句，3 以「看三小」一句反諷象徵邪惡的「深淵」。由於 Instagram 介面模式

限制，令大多數讀者只閱讀了詩作的首四句，更加強了這首詩的第三代數位詩

特質：衍生和改造強於原創性。 

上文曾提及，第二代數位詩一方面在詩歌形態上有其實驗性，但另一方面

其於網路平台上發佈的篩選標準和出版生態仍然相當大程度跟隨傳統印刷出版

的美學準則。與這種情況不同，第三代數位詩更為依賴數位媒體，例如影片、

電子遊戲或其他電子內容；這亦導致第三代數位詩的創作需要跟排版設計、字

型設計和插圖等視覺設計元素有更多配合。同時，閱讀第三代數位詩的讀者亦

需要熟悉如何運用數位平台和數位媒體，而數位詩的流傳亦主要圍繞這類讀

者。另一個重要的現象是，第三代數位詩的傳播過程是由作品主動接觸讀者，

而不是如第二代數位詩般需要讀者去主動搜尋作品（Flores 2021: 37），故此相

對來說，數位詩平台對第三代數位詩傳播的重要性較強。

以此觀察臺灣 IG 詩人及其創作，就更能了解這些特性的影響力。在 IG 詩

作的生產過程中，每一位 Instagram 使用者都是潛在的數位詩讀者，Instagram

根據演算法會主動向潛在讀者主動顯示或推介數位詩作品。由於 Instagram 已

3　原文翻譯為：「與怪獸搏鬥的人要謹防自己因此而變成怪獸。如果你長時間地盯著深淵，深淵
也會盯著你。」（尼采 200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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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預先建立好呈現詩歌的介面，這導致 IG 詩作的創作重心不只在追求文字表

現形式的創新之上，而是需要主動適應 Instagram 已設定好的介面；IG 詩作的

呈現方式需要在 Instagram 既有的平台模式上發展，故此它們不用尋求形式的

革新，這由 IG 詩作那種連續發佈數幅圖片的功能以及每頁限制篇幅等常見的

模版可以見到，這一點亦是 IG 詩作的實驗性和互動性不及第二代數位詩的重

要原因。在創作過程中，IG 詩人需要把自己的詩作切割成數頁或數幅圖像，這

影響到過去讀詩的閱讀思維改變為 Instagram 式排版，詩人在考慮文字的編排

以外更需要考慮到視覺設計的元素。

為了吸引讀者追蹤，IG 詩人的帳號很多都需要在整體的設計上增加視覺

的吸引力，務求塑造強烈的第一印象。Instagram 的主外觀和網格式的圖片配

搭形式主導了 IG 詩作必須首先是視覺為主的風格，讀詩帶來的「文青」自我

投射更加強了 IG 詩人塑造視覺風格為先的取向。IG 詩作的讀者首先要求的是

「感覺」，其次才是詩本身，故此過去

現代詩講求對語言的革新和實驗性等在

大多數的 IG 詩作中被降到較低的考慮次

序，這亦是導致臺灣第三代數位詩範式

轉移的一個重要因素。以臺灣詩人李豪為

例，他的 IG（@lh_storyteller）發文多以

影子（如斜影或樹影等）投射於文字上的

圖片，再配上詩作的某幾句而成，以此塑

造其獨特風格（圖 1-1），營造一種文藝

的感覺；而李豪較早的 IG 詩作則刻意以

黑白間隔的方式去塑造 IG 發文的強烈對

比風格（圖 1-2）。又例如另一位臺灣 IG

詩人陳繁齊（@dyingintherain）的 IG 詩

作，或以手寫文字為標題，或以拼貼文字

的方式等去打造整個 Instagram 版面的統

一風格（圖 1-3）。由於視覺取代文字而

成為吸引讀者讀詩的第一要素，故此上述

1-1（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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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5 日） 1-3（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5 日）

的 IG 詩人在營運他們的 IG 帳號時，多以圖片配襯極少的文字，再於內文中寫

上全首詩作。

有時詩人為求配合這種 IG 數位詩的呈現方式，更創作出極為短小的詩作，

以方便在 Instagram 的介面上發表。這種因應 Instagram 平台特徵而倒過來影響

詩作創作模式、思維和風格的現象，是第三代數位詩的重要特色，造成 IG 詩

作多以短句或短小篇幅去創作的現象。例如李豪刊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的一

則 IG 發文，就以七幅圖片配上七首只有數句的詩作，並於內文刊登詩作的文

字（圖 2-1 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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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日期：
2021 年 12 月 5 日）

2-1 2-2

2-3 2-4



106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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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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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 Instagram 的介面風格，李豪這

七首詩，包括〈打畫片〉、〈一二三木頭人〉、

〈椪糖〉、〈拔河〉、〈彈珠〉、〈踏石過河〉、

〈魷魚遊戲〉，全部都是只有四至五句的短

詩，例如〈魷魚遊戲〉全文為：

由於想要暴富

被炒魷魚

才能玩的遊戲

是不是魷魚的報復

以上〈魷魚遊戲〉的內容是以 2021 年一

部廣受歡迎的Netflix韓國原創劇《魷魚遊戲》

為藍本，這套電視劇的內容是描寫一群為了

高額獎金而參加一系列兒童遊戲的玩家如何

爭勝，當中的一二三木頭人、椪糖、拔河等

主題都是常見的遊戲主題，詩人在此借這個

大受歡迎並成為社會現象的主題來創作數位

詩。詩人借這個暗諷韓國社會問題的題材，再配以簡短的詩句添加一種「再創

作」的意涵，突出了第三代數位詩那種不追求原創，以改寫、模擬和諷刺為要

的創作思維，同時亦表現了第三代數位詩越來越趨向「雋語警句」形式的創作

風格。

由於 Instagram 重圖輕文的特性， IG 詩人需要在寫作詩作以外，著力塑造

圖片和文字配搭的整體氛圍，反之詩歌在文字體裁上的創新則較少受到考慮。

不少 IG 詩人為求製造懷舊氣氛，先把詩句以電腦打字並列印到紙張上，或是

於紙張上以手寫文字抄寫詩句，再把它們製成圖片放到 Instagram 上去呈現詩

作，這令到在 Instagram 上讀詩成為一種虛擬的「筆墨」和「紙張」的閱讀體

驗。再加上不少 IG 詩人往往喜歡把個人自拍照和生活片段等與詩作融合再放

到 Instagram 上，這就令到讀者很容易把「詩作」、「圖像」與詩人「個人」

這三個元素串連、配合再引發想像。有時，IG 詩人會以詩作和個人照片分開

間隔刊登，並長期地重覆運作，如此一來，讀者所閱讀的 IG 詩作不再是單篇

2-9（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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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文字詩作，而是閱讀了結合文字和視覺設計的整體氛圍，這種氛圍往往

是以塑造感傷懷舊的氣氛為主，以配合讀者喜歡的「文青」風格。這種整體的

感覺轉化了過去只用文字呈現的詩作閱讀體驗，並改變了大眾過去對讀詩和寫

詩跟「品味」、「獨特」和「孤芳自賞」相關的自我想像。但是，這種方式亦

顯示了一種懷舊的傾向，亦即讀者未必再追求如第二代數位詩以超文本的方式

所呈現的詩趣和美學，而回歸較為傳統的閱讀風格。儘管 IG 詩作以數位的方

式呈現，但是其背後所暗示的是一種傳統審美傾向的回歸—顯示在數位時代

下 IG 詩作的讀者需要的是閱讀詩作時的感覺和氣氛，而不是純粹的文字賞析。

Instagram 的制式中，把閱讀詩作的過程塑造成一種個人化的體驗，呈現私密的

想像，哪怕它其實擁有極為龐大數量的讀者，並且人人都可以閱讀。

視覺元素因此成為影響讀者閱讀 IG 詩作感受的重要因素。在眾多的視覺

元素中，手寫文字是一種日益受到重視的 IG 詩作呈現方式。以「手寫」或「模

擬手寫」的方式把詩句書寫到實體紙張或電子圖像上，再把它們呈現到 IG 平

台上，這種做法加強了 IG 平台上數位詩呈現的「人性」、「情感」和「質感」。

為了滿足普遍讀者的要求，多數 IG 詩作都需要以具感性氛圍的圖像來加強情

感的表達，因此 IG 詩不再只是滿足讀者對文字的美感渴求，更是一種視覺和

文字融合而帶來的一體化感覺消費。所以同一首（或一句）詩作在不同的 IG

平台上只要配上不同的視覺元素，就立即成為了另外一個「文本」，並帶來了

與原來的 IG 詩作不同的閱讀感受。從圖 3-1 和 3-2 所見，以潘柏霖的〈那些很

好但無法通過我的〉為例，在 IG 上鍵入「# 那些很好但無法通過我的」，就會

出現與這首詩相關的圖片。這些圖片運用了手寫或模擬手寫字體，配以書寫於

實體紙張的照片，或是風景、花朵、天空的照片等，當中引用詩作的某兩句、

三句、五句或七句，這些都使同一首詩作以極多的變化和面貌呈現於 IG 平台

上。這亦是一種奇特的「返祖現象」：人們喜歡以手寫字體的方式去閱讀 IG

詩作，而不是電腦字體；並且認為以手寫字體欣賞詩作具有別不同的審美意義。4 

4　有關 IG 詩作與手寫文字的研究，可參 Perlow（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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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10 日） 3-2（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10 日）

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陳繁齊的 Instagram，圖 4-1 至 4-4 顯示了作者於 2021

年 7 月 9 日的發文，這篇發文用了手寫字體的方式顯示詩作名稱〈遊戲〉，內

文則有詩歌的內容。其中讀者 vqweasdzxc123 的留言：「感覺手寫字也有情緒

在裡面很喜歡」，充分顯示了上述分析中提到的 IG 詩讀者在讀詩時講求詩作

與感受的融合；同時作者自己也留言回覆：「剛剛的照片越看越不喜歡，原讓

我任性ㄉ換成手寫字了」。這一個例子充分證明了手寫字體對 IG 詩作的創作

和閱讀的影響，這種影響象徵著讀者透過 IG 與作者接觸的需求，讀者甚至會

透過作者手寫字體的筆跡去感受其性格和情緒。這種手寫字體減輕了網路溝通

的冰冷感，同時也代表著一種對文學更為直接溝通的回歸，以及一種對作者實

體存在的可觸度和可信度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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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日期：
2021 年 12 月 11 日）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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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追奇（@drechi718）亦喜歡於 Instagram 上以手寫字體的方式去呈

現詩作。圖 5-1 至 5-4 的幾幅圖片顯示了追奇以手寫字體呈現詩作的題目為〈如

果可以我現在就想擁抱你〉，然後在圖片下方正文顯示同樣的詩題。讀者如果

被圖片吸引，才會按下「更多」，然後才會看到詩作的正文。這首較長的詩作

並不能在一頁內就讓讀者讀完，而必須向下翻閱。在詩的結尾處，作者寫下一

段心情：「一直寫不好，刪刪改改，沒完沒了，但還是先放上來了。心情很亂，

希望黎明到來。給我最親愛的人。」在這段文字後，作者還標籤了創作歌手吳

青峰（@imqingfeng）的 Instagram。然後有一位讀者留言：「喜歡標題 看下來 

恩是我也愛的青峰沒錯」。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手寫字體而成的圖片標

題首先成為吸引讀者的焦點，然後讀者會閱讀詩作正文，並留意作者標籤的訊

息。整個 IG 帖文因此有別於第二代數位詩超文本，具備了交流、心情紀錄、

詩作閱讀的功能，能夠連結 IG 詩人（追奇）、文本（〈如果可以我現在就想

擁抱你〉）和其他人（吳青峰）。同時，把詩作標籤到吳青峰的 Instagram 這

一操作亦暗示著 IG 詩作接觸到其他範疇的受眾（例如流行歌曲）的可能性。

（瀏覽日期：
2023 年 7 月 2 日）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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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與詩歌創作的關係在 Instagram 平台上成為一個特別應該重視的現象。

早於 1992 年，加拿大詩人、字體研究專家布林赫斯特（Robert Bringhurst）已

在他的字體學專著 The Elements of Typographic Style 中提及文學內容與字體創

作之間的密切關係。由於 Instagram 的視覺特性，IG 詩作除了可以配合與內容

相關的圖片來呈現，亦可以透過手寫字體的方式達到視覺化的效果，但是如此

一來，手寫字體就成了詩作的視覺展現主體。同時，IG 詩作所具有的表演性也

改變了第二代數位詩本來暗含的新文學式的菁英主義（特別是崇尚文字的革命

性等方向），而成為呈現個人化和商業化的後現代世俗人文主義。IG 詩作的視

覺元素，包括圖像和字體，大多數都與國族、歷史和群體等議題無關，反而與

極端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消費主義和感傷主義相關。

由 IG 詩作的生產催化出整個文學生產鏈上出現一種新興產業：字體開發。

字體成為詩歌創作上前所未有的重要表現方式，改變了文學生產的形態，對臺

灣的文化產業有重要影響。例如臺灣字體開發公司 justfont 於 2010 年推出全球

第一個中文的網頁字型（web font）服務，該公司其後亦推進專業的字型提案

（瀏覽日期：
2023 年 7 月 2 日）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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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font n.d.）。2020 年 9 月 1 日，justfont 開始推出繼「金萱」和「金萱那

提」字體後的一款「未知字體」，並與台北文學季和文訊出版社在捷運中正紀

念堂站舉辦特展「有一首詩在心底」，展出該年的捷運公車詩文，並且不只是

把這種字體用於標題，而是呈現整首詩作。justfont 團隊在設計這款「未知字

體」時，就曾經表示「我不想再做現代數位感的東西了，我想做更有感情的。」

並提到創造這款字體的目標是「你能用這個字體排版一本詩集、文選，有不

同字重的配置，創造更美的層次！是相當有文藝氣息的選項呢！」（justfont 

2020/9/1）。由此例可見，第三代數位詩帶動字體開發產業，然後字體開發又

會影響數位詩在網上或實體出版的呈現方式，形成一種圖像思維影響文字思維

的範式轉移。

二、臺灣 IG 詩作的傳播模式與參與文化

第三代數位詩帶來的範式轉移除了在詩作本身，亦見之於在整個文學生產

的機制上。首先，表現在作者和讀者的角色轉變，並與詩歌創作本身互為影響。

同時，第三代數位詩發展與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出現有密切關係，

造成這一代數位詩透過數量龐大的參與者而結成強大的社群聯繫，從而產生巨

大的影響力。以下我們先從作者和讀者角度轉變這一方面談起。

上一節我們曾經提及，第二代數位詩開拓了詩歌作者和讀者的互動，帶來

了過去平面印刷出版上難以做到的效果，連帶作者和讀者的角度亦出現了重要

變化，例如須文蔚（2003: 143）就曾討論九○年代出現的〈晨曦詩刊〉如何經

由網路，把詩人們從作者變成出版商、編輯、文學評論者和網路文學的革命家。

關於這個問題，蘇紹連亦曾在一次訪問中談到：

加入操作，由讀者參與，製造效果，作品的賞閱幅度變得更為擴展。

這是我製作 Flash 作品的目的。作品不再停留於文字欣賞而已，也不

是停留於靜態的圖像而已，但也不是表現動態就夠了，而是，「作

品由讀者操作，作品與讀者互動，讓讀者加入創作」，我相信這才

是值得開發的方向。（李順興整理 2000/6: 13） 

這段文字顯示第二代數位詩的作者很早已經意識到，詩歌作者和讀者在互

動上的突破是構成這一代詩歌跟過去的創作不同的重要因素。早於第二代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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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發展的最初幾年，詩人如蘇紹連等已因應超文本文學結合文字和圖像的特色

進行創作，除了可以改變詩作的動靜狀態或是多路徑超鏈結的文本結構等，蘇

紹連的〈風雨夜行〉和〈圍巾〉亦顯示了這一代的詩作能夠在互動書寫與制動

操作等方面進行突破。5 須文蔚在 2002 年時亦曾提到數位詩引發的文學革命：

數位詩運用數位科技的特質滙流成一種新文類，這種整合文字、圖

形、動畫、聲音的文本，已經把詩帶離了以語言為唯一表達形式的

境界，特別是多向文本與互動的敘事結構，更徹底顛覆了文學作者

與讀者間的關係。（須文蔚 2002/1: 50）

須文蔚這番話直接指出，第二代數位詩的突出貢獻在於其因應數位世界的制式

和結構而改變了與讀者的互動關係，這些詩作加入了聲音和圖像，使兩者跟文

字具有同等地位，而數位詩亦不需要只存在於靜態的平面制式，連帶詩歌的創

作思維也出現了極大的變化。

儘管說網路為第二代數位詩帶來了更方便的發表途徑，但這一代的數位詩

仍然有其創作門檻，就是創作人必須懂得運用科技如 TML、ASP、GIF、JAVA 

或 FLASH 這類程式，否則只會等同把網路當作跟平面印刷文學媒體類似的發

佈平台，而不是因應網路的功能和特徵去創作數位詩。故此，須文蔚（1997: 

263）曾呼籲「網路文學媒體的閱聽人必須具備資訊素養」。發展到第三代

數位詩時，例如 IG 詩作於 Instagram 上發佈，不需要複雜的電腦程式知識，

Instagram 的簡易操作功能讓人人都可以成為 IG 詩人，儘管其簡易性同時亦是

其局限性，但這一點已構成第三代數位詩在作者和讀者的角色變化和互動情況

都跟第二代不同。

除了作者和讀者角色和互動情況的變化，第三代數位詩因應參與文化的

出現而改變了其傳播和影響力，這一點亦是其與第二代數位詩有顯著不同的地

方。所謂的參與文化，是互聯網出現後強調集體智慧所形成。在數位化時代，

每個人都能在互聯網上有所參與和貢獻，並能建構、分類和組合各種類型的知

識，特別在 iPhone、Android系統和 iPad等出現後，更加劇了這種趨勢（Delwiche 

and Henderson 2013: 3-4）。過去，媒體製作者和消費者各有明確的角色，而這

5　有關蘇紹連以筆名米羅．卡索於《歧路花園》和《美麗新文字》等網站發表的超文本詩作，可
參考林婉筠（2008）的詳細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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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區分隨著數位時代下參與文化的出現而有所改變。參與文化的出現表示媒體

製作者和消費者同時轉變為參與者，而消費者他們擁有比過去更大的權力去參

與到媒體的創作之中，儘管他們彼此之間並不享有同等的權力（Jenkins 2006: 

3）。同時，這種參與文化有幾個重要的特徵，包括在美學表達和公民參與方

面有較低門檻、鼓勵創作和分享、較具經驗者對新手給予非正式的指導、成員

之間相信自己的貢獻，以及成員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社會聯繫（Jenkins 2009: 

5）。由此來看，第三代數位詩例如 IG 詩作，在上述幾方面都出現比起第二代

不同，並且因應參與文化的轉變而變化的重要特質。

首先，IG 詩作跟第二代數位詩的不同在於詩歌創作者的身份和背景出現極

大變化。綜觀臺灣數位詩的創作生態，IG 詩作的作者普遍都不是過去詩壇常見

的作家或學者，而多是業餘或大學畢業的新人。Instagram 的出現使詩歌創作的

欣賞和創作門檻大幅降低，由過去學院式、小眾而高尚的現代詩創作，轉而變

成今日人人可以寫詩的 IG 詩作；由過去需要特別受培訓才能掌握代表語言先鋒

性、革命性和創新性的現代詩，變成今天數以萬計的普通讀者都能欣賞和閱讀

的 IG 詩作。同時，Instagram 的介面強調圖像的表意能力，其容易操作的功能

和節約文字的風格，成為這種人人可以讀詩和寫詩風潮中的催化劑，而這些數

位詩作者也兼具讀者的身份，可以用多重的身份去創作、評論、欣賞和發佈 IG

詩作。比較之下，儘管第二代數位詩平台已容許詩歌創作新手或普通讀者等加

入創作行列，並有在數位平台發佈的自由，但是如上文提及，不少數位詩平台

仍然由專業的主持人或編輯去挑選優秀詩作於精華區發佈，而普通作者或讀者

並不能這樣做，可見成員之間並不享有同等的權力。這一點在第三代數位詩中

則出現改變，詩人可在臉書或 Instagram 的個人帳戶隨意發佈詩作，其中又因為

Instagram 的運作模式較接近日記式的記錄，而使 IG 詩作更具個人特質。

臺灣第三代數位詩創作不再自限於如前代般強調實驗性，而轉變為著重回

應巿場，不一定要有學術界或資深詩歌創作者的參與和認可。不少 IG 詩人都

會先在 Instagram 上累積數量龐大的讀者，然後才推出印刷版詩集，並創造出

非常高的銷售量。這種情況改變了以往詩集出版多只屬小眾的情況，反映這種

範式轉移改變了臺灣詩歌的傳播機制。以潘柏霖（@mister_phobia）為例，他

在 Instagram 上的跟隨者（followers）截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就有 1273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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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的 Instagram 上刊登了詩作〈我現在比較可愛了〉，這

首詩是以「我現在比較可愛了」的手寫剪貼字圖片來呈現的（圖 6-1），這是

IG 詩人於 Instagram 上塑造文青感覺的常用手法，而詩作的全文則發佈於圖片

以外的內文中（圖 6-2）。此帖截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共有 10859 人讚好，可

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此詩同時亦收於潘柏霖的印刷版增訂本詩集《恐懼先生》

中，這本詩集由作者自費出版，由 2021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12 月 4 日，在博客

來的排行榜「文學新書暢銷榜」中曾拿過最高第 2 名、「文學 30 日暢銷榜」

最高第 7 名等，可見由 Instagram 而建立的讀者群具有影響實體印刷版詩集銷

售額的強大力量。6IG 詩作在傳播上的革新不但改變了詩歌的出版生態，更反

映其強大連結個體的力量。

因應 Instagram 強大的社會聯繫功能，IG 詩人在與讀者或其他詩人的聯繫

上比前代更為密切。過去在第二代數位詩創作中，詩人與讀者的聯繫主要是透

（瀏覽日期：
2021 年 12 月 4 日）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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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討論區的版面。例如 BBS 中臺灣最大規模的「批踢踢實業坊」PTT，它在

2003年開始出現專門討論中文詩歌的討論區，這個討論區稱為 poem板或詩板，

是當時詩人和讀者重要的溝通平台。但是，隨著臉書和 Instagram 等新型數位

社交媒體出現，第二代數位詩的討論平台日漸衰落，在經歷幾次創作和討論的

高峰以後，近年 PTT 這個平台上每天約有 17 篇的詩歌發表和 10 至 15 人在線

瀏覽（郭申睿 2018/3/24；Raysun 2020/11/30）。到 2021 年，這個平台上創作

詩歌的數量降為約 1 個月 1 篇，每篇的推文人數約為 10 人以下。7 可見這一代

平台在今日已經逐漸喪失了與社會或彼此之間的聯繫作用，而被第三代數位詩

例如 IG 詩作的平台所取代。

第二代數位詩曾經出現不少實驗性的創作，例如利用 BBS 介面進行作品

拼湊和戲仿，甚至可以利用各個話題的標題進行連繫和集體的創作，8 這種涉及

作者和讀者參與的共同創作在第三代數位詩中則較為少見。如果比較第二代數

位詩 BBS 系統和第三代數位詩 IG 的詩作，可以見到第二代數位詩仍然以文字

為主要的創作思維。儘管出現因應 BBS 介面的形式上的創新，但主要仍然是以

文字拼湊而成的視覺效果為主。要到第三代數位詩，才出現了真正由視覺文化

主導文字創作的情況。以參與文化的角度觀之，BBS 系統能夠讓集體創作的作

品出現，而 IG詩作卻由於其文字必須依附在圖片上傳到 Instagram系統的模式，

反過來更貼近傳統印刷文本思維的詩歌創作；同時由於作品已被「固定」於圖

像之上，讀者（或其他參與者）進行再創作或是改寫的機會近乎零，所有的互

動和參與只能在留言上顯示和進行，其功能與留言區差不多。雖然 Instagram

系統和介面的簡易操作性，讓更多讀者能夠參與詩歌創作，但其簡易操作性也

同時局限了詩作形式上創新的可能性，過去第二代數位詩的超文本性，或其他

因應網路而出現的實驗性元素也因此極少在第三代數位詩中出現。

另一種有關第三代數位詩創作生態的特殊現象是傳播和複製 IG 詩作的情

況。IG 詩作的創作和傳播不止於詩作完成的那一刻，或於 IG 詩人發文的時候

結束，而是不斷的透過混合（remixing）和再循環（recirculating）去再生產，

其常用的方式就是以 # 號（hashtag）的方式去引用和傳播（Naji 2021: 33）。

7　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瀏覽 https://www.pttweb.cc/bbs/poem 所得資料。

8　有關第一代網路詩歌創作和 BBS 的研究，可參考曾志誠（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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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王天寬的〈反尼采〉為例，只要在 Instagram 鍵入「# 王天寬」，就可以

找到大量轉發╱複製╱再生產該詩作圖片的發文（圖 7-1 至 7-2）。

轉發╱複製╱再生產這些 IG 詩作，反過來可以有助其他 IG 詩歌平台的

營運，例如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擁有 129000 個跟隨者的 IG 詩歌平台 Stay 

Mild（@stay_mild），就以轉發不同詩人的詩作去營運，在這個平台上轉發的

每篇發文都可獲過千以至過萬的讚好；這種轉發╱複製╱再生產的機制反過來

又為原作者 IG 詩人帶來更高的關注度和更多的跟隨者。這種轉發的方式除了

可以為平台帶來集中人流的效果，同時平台又可以為詩人製造促銷的效果，例

如王天寬的詩集《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於 2020 年 8 月 4 日出版，詩歌平台

writingwright（@writingwright）於 2020 年 12 月 27 日就與蝦皮書城合辦活動，

只要讀者在 IG 上留言標注一位朋友，並留言「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就有

機會抽到贈書。這個活動截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共有 3367 人讚好，並有超過

三百四十條留言，成為一個頗為成功的促銷案例。這些改變了傳統詩歌生產機

制和範式的重要現象，突顯了第三代數位詩所具有的複製、混合、派生和借用

（瀏覽日期：
2021 年 11 月 28 日）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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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味的創作特色，使原始文本得以生產成更多相同卻又不同的新文本（Flores 

2021: 34-35）。如果以參與文化的角度來看，第三代數位詩例如 IG 詩作雖然

在參與文化上更為廣泛（例如更多人可以參與到低門檻的詩歌創作），但其參

與的深度卻不及第二代數位詩。

臺灣一些長年活躍於電子文學版圖的文學組織，不少都經歷過由第二代到

第三代數位詩的發展模式轉變。我們在上一節已經討論過第二代數位詩的數位

平台文學組織，以下將討論第三代的相關組織以作比較。以臺灣青年文學組織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為例，現時它除了以部落格和臉書的平台運作以外，也

有使用 Instagram。儘管「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在部落格和 Instagram 上發表的

詩作都使用了相同的圖像來作編排，但部落格的制式和 Instagram 的介面帶來

的視覺效果是截然不同的。Instagram 的九宮格模式能夠使詩作和話題有系統性

的統一感，字體和圖像設計的融合帶來讀者對詩作的預想，在讀者真正閱讀詩

作前已經鋪墊了情緒，這甚至可稱為一種「預讀」的效果。「每天為你讀一首

詩」在 Instagram 上的詩作由圖像、詩作、詩評組成，除了加入作者的資料，

更加入了照片美術設計者的名字和資料，例如作者文馨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

發表的詩作〈潮〉，除了有作者自己的介紹外，亦註明了美術設計者李昱賢和

他的資料（圖 8-1 至 8-2）。

這種做法雖然亦同樣出現於部落格的版本之中，但卻明顯是由 Instagram

的介面操作系統而衍生的呈現方法。如此一來，第三代數位詩創作不再單純是

文字和紙張配合的平面閱讀，而是由設計、排版、文字創作、詩評等元素組成

的讀詩套裝。這種傳播和出版模式讓不少數位詩平台逐漸因應讀者喜好的轉變

而過渡至第三代數位詩平台，或是同時以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模式並行運件。

從參與文化的角度來看，臺灣第三代的數位詩平台跟「數位文學評論者」

（digital literary critics）和「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之間有極為密切

的關係，平台的運作模式也會直接影響到 IG 詩作的創作和受歡迎的程度。以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和「晚安詩」為例，兩者同樣是臺灣近年主要的詩歌

創作和發佈平台，前者出現於 2014 年的臉書，後者則早於 2013 年現於臉書

專頁（彭心玗整理 2020: 72）。這兩個平台的分別在於，前者仍然著力於發佈

詩作和詩評，而後者沒有。從讀者數量和評論數字來看，後者卻日漸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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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開距離，以同樣於 2021 年 12 月 13 日所查閱的資料來看，「每天為你讀一

首詩」的臉書共有 137,733 人讚好，而 Instagram 則有 25,600 追蹤者；「晚安

詩」的臉書共有 447,834 人讚好，而 Instagram 則有 162,000 追蹤者。「每天為

你讀一首詩」差不多每天都於臉書或 Instagram 發文，而「晚安詩」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起停止在臉書或 Instagram 發文。以每篇發文的讚好量來說，「晚安

詩」保持每篇有數千以上的讚好，而「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則只有大約一百上

下的讚好。這種情況或可從兩者的定位上見到端倪。「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平

台在 Instagram 上的介紹為：「從零到一的來讀新詩。」（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cendalirit）n.d.）在臉書上則有一段說明：

在此先感謝各位喜歡每天為你讀一首詩這個粉絲頁。目前粉絲頁賞

析部分是由小編群各自讀詩選詩寫賞析，沒有提供投稿或者協助看

新詩這些服務，小編們也都跟各位一樣尚在努力學習中，也請各位

多多照顧和指教。（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n.d.） 

（瀏覽日期：
2021 年 12 月 13 日）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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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說明可以見到「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的定位在於推廣現代詩的創作和欣

賞，並由專業的小編群去撰寫賞析，而不是由普通讀者撰寫評論或參與。在

2021 年 12 月，平台舉辦了「大學詩社互評 X 實驗徵稿」活動，邀請了台大當

代詩社、政大長廊詩社以及師大噴泉詩社參與，每間詩社提供六首詩作，由另

外兩個詩社撰寫詩評。平台強調：

詩社出身的寫作者們，除了閱讀前輩詩人的詩集，往往也會經由練

習欣賞、分析與自己同輩的寫手作品，透過他人和自己的比較，使

眼光與寫作水準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設計這個互評活動，則是讓這

種切磋不只侷限於個別詩社之內，更讓詩社之間有機會互相交流，

此即為這次活動的目的。（宇路 2021/12/1） 

這段文字讓我們看到「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強調撰寫評論的寫手是經過訓練的

寫作者，他們長期讀詩，具有比較專業的審美眼光，所評審的詩作也必須是已

公開發表的（不限媒體）為限，這背後的意義是設置門檻，以及提升審美水平。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較重視評詩，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的發起人洪崇德曾經是

PTT 的詩版版主（江玟 2020），其中文系的出身和詩人背景，使他能夠把第二

代數位詩的脈絡移植到第三代數位詩平台上。洪崇德曾直言「希望將『每天為

你讀一首詩』變成一個對抗的基地」，並希望「能突破演算法的限制，實踐資

訊傳播的多元化」，並且曾許願這個平台在未來能「慢慢成為台灣詩歌的資料

庫」（江玟 2020），可見「每天為你讀一首詩」所具備的第二代數位詩的精神

內涵。

比較「每天為你讀一首詩」與「晚安詩」平台，後者就不太重視整個數位

詩生產過程中的評詩部分。「晚安詩」平台的創辦人在 Instagram的自我介紹是：

我尋找在每個當下最能陪伴與理解我的文字，如果那剛好也是你

的，真巧，多好。但我的喜歡無關你的，這些字在某個時間點適合

我，卻不見得適合你，也可能不再適合現在的我。我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團隊，不能代表一群人，只能明白我自己。（晚安詩

（@goodnightpoem）2016/7/1）

這個平台強調創辦人的個人性，故此其選詩的標準在於當下的感覺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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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重心在於個人化的審美，暗含著一種要擺脫現代主義式的菁英啟蒙主義的

取態，具有後現代主義中去中心化、文學非神聖化和技術化的特徵。這個平台

在臉書上的「晚安詩」專頁也有版主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寫的專頁說明：

6. 某首詩要怎麼解讀？

通常我不會想特別解釋某個作品，除非那首詩剛好與當下自己想述

說的（無論是心情或觀點）符合。與其說想解釋作品，倒不如是透

過作品來剖析自己。　

[……]　

所以怎麼解讀某首詩，你開心就好。其他人怎麼理解的、甚至作者

怎麼理解的，都不至關重要（但你覺得很重要就重要啦，真的你開

心就好。）（晚安詩（@goodnightpoem）2016/7/1）

這段說明更令我們可以看到版主不強調解釋作品，而傾向用作品來剖析個人的

取向。文中那種「如何解讀」和「由誰人解讀都不重要」的說法就具有強烈的

第三代數位詩精神面貌。〈晚安詩〉平台強調每首詩作意義的不確定性和去除

深度的平面思維，更為具備有後現代特質的第三代數位詩特色。

然而，這種參與文化在2016年隨著 Instagram宣佈引進演算法（algorithms）

而出現與前不同的一系列變化。現時的參與文化深受演算法的規範，加上數位

影響者（digital influencers）的出現，兩者同時主導著 Instagram 發文的能見度

（visibility），9 以致讀者在 Instagram 上的讀詩和評詩等文化活動受到潛藏影響

而未必自知。同時，平台的版主成為了數位詩文學生產內具有影響力的數位影

響者，他們與傳統詩壇中具創作資歷、學術背景，或掌有話語權的詩人不同，

他們以「近距離」、「真實」和「易於接觸」等 IG 平台上的「幻象」，建立

起與 IG 詩作讀者的關係。這些數位影響者的營運方式亦各有不同，例如「晚

安詩」的版主與「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的小編團隊的營運方式就有明顯相異之

處，「晚安詩」平台刻意建立一種遠離「專業」的形象，運用一種「易於親近」

的寫詩和讀詩的形態，例如上文提到的「但你覺得很重要就重要啦，真的你開

心就好。」這使到數位詩建立起跟傳統詩作難於閱讀或需要專業訓練的不同形

象，IG 詩作因此可以「不求甚解」，只需「一語中的」，配合到讀者某時某刻

9　有關數位影響者和演算法在 Instagram 的運作和影響，參 Cotte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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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即可。這些 IG 詩作平台的經營者漸漸掌有為普通讀者選詩、讀詩和寫

詩的話語權。

但是，個別「晚安詩」Instagram 平台的讀者也會提出選詩的質疑。以

2021 年 7 月 16 日的發文為例，當日版主發佈了周予寧〈關於他的事〉（晚安

詩（@goodnightpoem）2021/7/16），有讀者提出以下的質疑：「看朋友推薦來

看看，但是看下來這麼多，想知道為什麼這些都能歸類在詩的類別？這……這

些不都只是一些心情和感想嗎？詩不只是這樣吧？」另一位讀者則回覆：「詩

本來就有很多呈現啊！也是情感的匯集」。這反映了以傳統現代詩觀來評價

IG 詩作的話，都只是一些「心情和感想」；但在 IG 詩作的世界中，卻是廣受

讀者歡迎的詩作。這個例子除了讓我們見到個別讀者對數位詩的質疑，也可見

到讀者的參與度成為了在第三代數位詩生產過程中重要卻被動的紐帶。儘管如

此，IG 詩作平台上出現這種由讀者對數位影響者的質疑畢竟只佔少數，「晚安

詩」的版主仍然有按自己的審美和感覺選詩的主導權。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上一節曾提及過的「詩路」數位詩平台，與「每天為你

讀一首詩」和「晚安詩」等較新平台之間的差異。如前述，第二代數位詩平台

的作用在於提供發表空間、增加閱讀量、爭取詩歌接觸讀者的機會和提升詩人

的曝光率，這些特點在第三代數位詩平台也依然具備。但是「詩路」有一點與

第三代 IG 詩作很不同的處理方法，就是這個平台倚重平台管理人和編輯去篩

選作品，而「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和「晚安詩」雖然一方面由管理者決定發佈

的詩作，但是臉書和 Instagram 的演算法直接影響到這些詩作是否會推播給讀

者。如果我們由這種第三代數位詩所具有的參與文化特徵來重看 2018 年圍繞

晚安詩的爭議，可以更了解這一代數位詩，特別是 IG 詩作的後現代美學特徵。

2018 年 6 月 6 日，《遠見》刊登了一篇名為〈台灣現代詩迎來「文藝復興」

時代〉的文章，文章稱當大家都為文學在網路世界益發弱勢而擔憂時，一種本

來在出版業屬於少人問津的文體—現代詩—卻流行起來。文章說專門貼詩

作的臉書粉絲專頁「晚安詩」在當時就吸引了 34.7 萬人按讚，而每則貼文的按

讚數目動輒過千。這篇文章敏銳地看到，現代詩的「輕薄簡短的特性」正是它

能於網路世界迅速流播的原因。此文亦提及當時楊宗翰已經用「典範轉移」來

形容這種現象（蕭歆諺 2018/6/6）。三天後，詩人廖偉棠發表了〈「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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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  是詩的馴化〉（2018/6/9）一文，文章批評了〈台灣現代詩迎來「文藝

復興」時代〉一文單憑「晚安詩」等新媒體廣受歡迎，以及某幾位詩人的詩集

可以銷售過萬本等現象，就以「文藝復興」形容，卻忽視了詩本身的價值提升。

有關這次晚安詩爭議事件，許宸碩的碩士論文《痛心詩派的誕生：論台灣

現代詩在社群網站時代的類型化現象（2011-2019）》（2021）對此有詳細的分

析，本文在此不贅。本文要討論的是，從「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和「晚安詩」

的事例我們可以見到，數位詩平台由網誌（Blog）發展到臉書，再由臉書過渡

至 Instagram，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當中牽涉第二代數位詩在網路上的

轉型，然後第三代數位詩發展起來，再重回類似傳統平面印刷的發佈模式。這

種「返璞歸真」的發佈模式，亦即把詩作文字以圖片呈現再滑動翻閱，其實類

同於傳統紙本印刷的閱讀模式。不過由於 IG 詩作是經 Instagram 平台發佈，出

現了詩作在閱讀和呈現上的局部轉變，使 IG 詩作跟傳統現代詩仍然有形式上

的不同。但是如果把它們跟第二代數位詩在詩歌形態方面去比較，則明顯可以

見到 IG 詩作並不著力於文體方面的革新。2018 年的晚安詩爭論至今已經過了

七年，今天我們可以見到「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網誌和臉書）和「晚安詩」（臉

書）中的互動包括留言和讚好等，隨著讀者轉變了社交媒體的應用而減少，而

Instagram 則仍然保有較多的互動頻率。當初擔憂現代詩被「晚安詩」等新媒

體發佈所壟斷的情況，隨著商業化的巿場定律已經變化，第二代數位詩本身已

逐漸被第三代數位詩取代。由於已經放棄第二代數位詩那種菁英式現代主義思

維，第三代數位詩特別是 IG 詩作，已不再著眼於詩歌由文體到形式上的變革，

而著眼於平面化和任意性，而且模糊化了菁英文學與大眾文學的界線。本文所

討論的 IG 詩作，由於其文學生產方式的轉移而帶來的範式轉移，仍然是一種

發展中的狀態，但是可以預想的是，IG 詩作雖然在多媒體形式上迎來變化，但

較難如第二代數位詩運用超文本等方式而出現創作思維變革，故此很大機會將

如網誌和臉書般，需要面對巿場的變化而改變。

三、結語

如果我們把臺灣的數位詩置於現代詩的發展脈絡來看，九○年代出現的

第二代數位詩其實是對八○年代現代詩發展的一種突破。林燿德（1996: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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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總結八○年代現代詩的世代交替是一場「沉默的革命」，因為當時詩壇的

內向化與小眾化已形成具體事實，相比起小說，當時的現代詩在八○年代已經

喪失了在媒體上主導文學思潮的地位。如此看來，九○年代第二代數位詩的出

現是一種八○年代現代詩的承襲，這表現在其創作意識具有菁英式現代主義意

涵。這造成九○年代新生代詩人以投身網路世界，並透過建立例如「詩路」等

網路平台去建立新領地的現象（須文蔚 2000: 162-163）。換句話說，第二代數

位詩一方面秉承著八○年代現代詩的精神意涵，強調實驗性和創新性；另一方

面卻又發展網路平台而尋求對過去詩壇舊勢力的突破。連結這個發展脈絡，第

三代數位詩旨在突破第二代數位詩的菁英現代主義意涵，同時又因自身存在於

新的數位平台（例如 Instagram）而再次突破第二代數位平台的勢力，並趨向更

為個人化、卻又更為廣泛的巿場向度。

本文討論了 IG 詩作、IG 詩人和讀者的關係，得出臺灣 IG 詩作的幾個重

要特徵。首先，IG 詩作因應 IG 平台的設計而出現了在形體、篇幅、思維和文

字與視覺幾種創作思維上的轉變，IG 詩作本身更轉變成多以短、速和輕的方向

去創作。同時，由於 IG 平台的廣泛使用而及極低的使用門檻，因此 IG 詩作作

為第三代數位詩的其中一員，較看重混合處理、衍生和複製而缺少實驗性。第

二，本文討論了 IG 詩作重視視覺元素甚於文字表達，除了配合 IG 詩作平台的

設計，不少 IG 詩人更會以抒情或文藝性的圖片，或以手寫、模擬手寫的的字

體去呈現詩作，IG詩作亦因此趨向短小或「雋語警句」形式的創作風格。第三，

本文論述了 IG 詩作獨特的傳播和複製生產模式，它們會以混合和再循環的方

式，例如配以不同的圖片去複製自身，然後再不斷生產同樣的詩作文本。這種

生產方式會反過來使原詩作受到更多注目，轉發的平台又可以為詩人製造促銷

的效果。第四，本文討論了 IG 詩作在參與文化的影響下的傳播模式，它除了

使詩歌創作的欣賞和創作門檻大幅降低，從而改變了作者和讀者的角色，更影

響到臺灣數位詩的出版生態。本文亦分析了在參與文化盛行的時代下，IG 詩作

作為文學現象所具備的意義，特別是其反對先鋒性、菁英主義的取向，以及演

算法影響下 IG 詩作的能見度跟數位影響者和讀者的關係等。

臺灣 IG 詩作在部落格和臉書出現之後並風行，承續了這些數位平台的某

些特徵卻又出現了更多的變化。但是，IG 詩作的數位特質發展未見突破，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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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歸紙本創作思維模式的情況。10IG 詩作所代表的第三代數位文學現象，跟

第二代數位詩的分別在於其大眾性強於先鋒性，這正正反映了臺灣現代詩創作

由菁英主義過渡至以大眾為主的後現代主義特徵，並以流行文化為依歸。故此

若只從詩歌創作的文學性或實驗性來看，IG 詩作或未能突破前人的創作樊籬。

然而，從社會—科技環境（socio-techno environment）的角度來看，數位

詩作為現代詩創作中重要的一員，其詩歌生產和美學變化的過程顯示了詩歌閱

讀並不再單純是個人的閱讀行為。從這一點來看，IG 詩作所具備範式轉移的文

學生產意義已開始出現。當中最重要的是 IG 詩作脫離「傳統」現代詩那種純

文學的菁英主義，一方面回歸普通讀者的讀詩口味，另一方面亦改變了詩歌創

作的思維。這種範式轉移代表著臺灣現代詩創作在文學生產機制上的改變，更

呈現審美價值觀的轉向。這種轉變亦體現在第二代數位詩和第三代數位詩之間

的矛盾，這些矛盾發生於不同持份者（stakeholder）之間，其實取決於他們所

採納的詩觀發展意識。同時，IG 詩作背後暗藏的演算法運作，更是人們在數位

化時代受到科技操控和影響的重要反映，這甚至影響到文學審美觀的發展。因

為 IG 詩作看似自由和透明的運作方式，令人們非常容易相信所見到的幻象代

表主流或普遍的美學共識。例如：在受到演算法操控的 Instagram 平台上，每

一個讀者所能接觸到的 IG 詩歌都不盡相同；IG 平台上的留言不論數量如何龐

大，其實都只是局部的意見，卻看似代表主流的文學批評。更進一步來說，IG

詩作一方面成為一種現象，另一方面卻又造成更多問題。例如：IG 詩作孰優孰

劣由誰來定義、掌有話語權的數位影響者是否有公信力；IG詩作雖在網路發佈，

但臺灣目前的現代詩生產機制仍然以傳統印刷出版來判定經典，以及數位文學

資源特別是 IG 詩作的保存問題；IG 詩作最終發展是人類還是電腦的創作等，

這些問題都是需要經歷時間的淘洗和考驗，才能有更明確的答案。

10　有關臺灣近年的數位語境發展，鄭慧如有詳細說明，參見鄭慧如（2019: 67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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